
Simplified Chinese — Towards Better Shar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 A call to action to policymakers
Translation by Chris Yang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is the authoritative version on which this unofficial translation is based.

Towards Better Sharing of Cultural Heritage — A Call to Action to Policymakers

促进文化遗产共享

呼吁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

知识共享政策指南

“你能允许……公众被剥夺如此有用和珍贵的东西吗？……这种损失一旦发生，世界上将没有人……能够弥补

它。 ”加布里埃尔·诺德 (Gabriel Naudé) (1600-1653)法国图书馆长和学者 1

前言

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取、共享、使用和再利用是繁荣且有复原力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证明对可持续发

展有重要贡献。但不充分、不存在或不明确的公共政策——尤其是版权和相关法律——往往会给文化遗产带来不

必要的障碍。在知识共享 (CC)，自从 20多年前首次推出版权许可以加强各种创意内容的共享以来，我们就清楚

这一点。事实上，CC法律工具就是专门为消除这些政策障碍而创建的，许多文化遗产机构 (CHI)已成功利用它

们发布了近 500万张数字开放图像。例如，仅在过去几年，法国巴黎博物馆、美国史密森学会、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新西兰奥克兰博物馆、意大利都灵的埃及博物馆等博物馆，已全部使用 CC工具

或许可证发布内容。斯洛文尼亚国家和大学图书馆以及意大利罗马国家中央图书馆等图书馆也通过 CC工具提

供了馆藏。档案方面的案例包括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历史档案馆、澳大利亚昆士兰国家档案馆、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摄影中心和意大利 Ricordi摄影档案馆。虽然 CC法律工具促进了全球共享，但它们并不是解决数

字化文化遗产共享所有困难的灵丹妙药。它们是创作者和权利持有者选择更灵活的共享模式的最简单方式，

但它们并没有为每个人建立通用的共享框架。通过 CC公共领域贡献 (CC0)等标准豁免培育“自愿公共领域”等
方法大有帮助，但它们永远无法完全取代适当的法律和可依法自由使用内容的实际公共领域。因此，尽管越来

越多地使用 CC法律工具作为全球共享标准，但许多人在数字环境中访问、共享和（重新）使用 CHI中的内容时

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需要进行政策改革，以填补开放许可“补丁”针对普遍的多维问题留下的空白。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共享文化遗产，即： •包容、公正和公平地共享——每个人都有广泛的机会获取内容、贡

献自己的创造力，并因其贡献而获得认可和奖励。 •共享是互惠的——我们重新平衡我们现在生活的扭曲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少数人生产并从许多人消费的作品中获利。 •可持续的共享——公开参与公共资源是默认做法，

而不是例外。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本行动呼吁对挑战进行了明确的诊断，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以实现积

极的政策变革，以便我们能够利用更好地共享文化遗产的变革力量，造福于机构、个人、社区和整个社会。我谨

向为这一重要资源做出贡献的所有人表示深深的感谢。谢谢您的知识、专业、热情和奉献精神，以实现更好

地分享。

https://creativecommons.org/wp-content/uploads/2022/12/Towards-better-sharing-of-cultural-heritage-%E2%80%94-A-Creative-Commons-Call-to-Action-to-Policymakers.pdf


凯瑟琳·斯蒂勒 (Catherine Stihler)，知识共享组织首席执行官，2022年 12月

二十多年来，知识共享 (CC)一直活跃在文化领域，促进信息、思想和文物的开放共享，以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易

于访问和创新的世界。在更好地共享文化遗产的愿景指引下，CC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政策改革。通过提出五项

具体行动，我们的目标是支持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及相互之间改革政策，特别是版权法，

以便为了公共利益更好地共享文化遗产。这些行动为更好地共享这一共同愿景奠定了基础，强调任何政策框

架都旨在以平衡的方式为多个利益相关者服务：从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到（再）使用者，再到文化遗产机构以及许

多其他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应该：

保护公有领域不受侵蚀

采取明确而有力的政策，明确规定公有领域材料的忠实复制不得受到技术、财务、法律或合同限制的阻碍。

提供一种机制来质疑版权主张或质疑对象在公有领域的合法地位。

缩短著作权保护期限

缩短保护期限。

使保护依赖于注册（或其他手续）。

抵制将版权条款进一步延长的提议。

让确定作品是否为孤立作品尽可能地简单。

保护文化遗产机构免于承担责任

在无法免除责任的情况下，限制对文化遗产机构的制裁和补救措施。

创造一个安全的港湾，让文化遗产机构合法开展活动，包括向用户在线提供藏品，并鼓励它们在权利人提出侵

权索赔时遵守通知和撤回机制。

法律允许文化遗产机构开展必要的活动

使文化遗产机构能够复制受版权保护的遗产，并将其提供给公众使用和再利用，用于非商业目的。

允许所有必要的活动，允许用户将遗产用于非商业目的，并利用遗产参与公共话语。

确保尊重、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

除文化元素的公有领域地位外，还考虑可能制约获取、使用和再利用条件的其他法律、道德或合同限制;

承认出于道德原因，访问和再利用限制可能是合理的;

与来源社区接触和联络，以确定数字化和提供馆藏的框架;和清晰的沟通和教育

他们的用户关于使用和再利用的条款，以及由此建立的任何条件，使共享更加公平。

关于本指南



起源

二十多年来，知识共享（CC）一直活跃在文化领域，促进信息、思想和成果的开放共享，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

更加便利和更加创新的世界。CC的遗产为我们的开放文化计划2注入了活力，并为我们目前促进文化遗产更好

共享的努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022年 4月，我们发布了一份题为“促进文化遗产共享——版权改革议程”3的政策文件，该文件由知识共享版

权平台4的成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CC朋友共同编写。本文件探讨了支持更好地共享的关键高级别政策问题，重

点关注文化遗产机构（CHI）所持有的遗产，如画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GLAMs）。虽然它是一份著名

的参考文献，但其并非旨在成为一个简单、简洁、易懂的资源。后者正是本指南的目的。

目标和受众

本文件旨在支持政策制定者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和跨司法管辖区改革政策，特别是版权法，以实现更好的文化遗

产共享，以符合公共利益。它为更好地分享这一共同愿景奠定了基础，强调任何政策框架都旨在以平衡的方式

为多个利益相关方服务：从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到（再）使用者，再到 CHIs，以及许多其他行动者。

本指南面向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在政府部门、部委、立法机构或其他公共机构工作的人员，以及负责在国

家、区域或国际层面围绕公共政策或规则（例如法律、法规等）制定和决策的人员。

在文化遗产或其他部门，特别是创意、教育或研究部门的机构环境中工作的专业人员和从业人员，以及任何有

兴趣为公共利益的获取、共享、使用和再利用文化遗产带来积极变化的人，也可能对此感兴趣。

实现人人享有开放文化的迫切需求

文化遗产面临哪些挑战？气候变化、健康危机、武装冲突......以及版权？

世界历来存在危机、冲突和生存的巨大威胁，政策制定者迅速采取行动，以保护受灾者的生命和财产。一个经

常被忽视的危机，尽管同样重要，那就是文化遗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当地的历史、艺术和文物，以及一个地

区的知识，这些往往与人们的身份密切相关，不容易获得和分享，更不用说取代了。仅在过去几年中，世界就经

历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COVID-19大流行等健康危机可能会对文化遗产部门产生严重影响。例如，许多图书馆在封锁期间被迫关门，在

数字环境中继续向用户提供资料和服务（例如数字借阅和在线讲故事）时面临障碍。5

人道主义和武装冲突，例如乌克兰以及中东和非洲部分地区的战争，仅举几例，需要努力保护具有数百年历史

的文化遗产，以免它永远消失，例如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被毁后正在进行的数字化和重建工作。6

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威胁着物体、遗址、纪念碑、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7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无论

是由气候变化、人类忽视还是冲突引起的野火，都严重威胁了巴西 8、南非 9和复活节岛（智利）10等地的文化遗

产地和机构。11

实现人人享有开放文化的迫切需求

面对战争、饥荒和自然灾害，保护、获取和分享文化遗产已经很困难了。一个复杂的、通常鲜为人知的挑战是

版权法。版权法不允许充分利用公有领域，不允许对教育12和其他合法用途进行例外与限制，不允许机构利用

现代技术对其馆藏进行数字化、保存和访问，使人们获取和享受文化遗产以及文化遗产机构13（CHI）履行其重

要使命变得更加困难。在数字环境中尤其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公众对获取 CHI中的信息、知识和文化的

期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源有限等因素发挥了作用，但政策框架往往是罪魁祸首：无法跟上技术进步的步



伐，如今仍然不适合数字时代，这对我们共同的使命产生了负面影响，即增加知识的普遍性，加强协作知识的产

生，并促进对文化创造力的参与。不恰当的版权法将我们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生态系统置于危险之中。这种情

况必须改变。开放知识和知识共享（CC）等组织已经构建了标准化工具，使个人和机构更容易将内容设置得尽

可能自由。这些工具是对权利的放弃，旨在将内容置于有时称为“自愿公有领域”的状态。

但这种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最突出的是根据国家版权法不可能完全放弃版权的司法管辖区。为了在此类司法

管辖区仍然有效，豁免工具包含无条件的后备许可、不执行的主张等。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复杂的结构可能会失

败，一般合同法提供了最明显的情况，很明显，标准工具只能是补丁，而不是解决版权制度的问题。14

什么是文化遗产，“享受”它意味着什么？

“从最广义上讲，文化遗产既是一种产品，也是一种过程，它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是从过去继承

下来的，在现在创造的，并为子孙后代的利益而赋予的。” 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参与文化生活是一项人权，获取和享受文化遗产是参与文化生活的必要条件。16获取和分享文化遗产是一项普

遍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维护。

不恰当的版权法将我们整个世界的文化遗产生态系统置于危险之中。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实现人人享有开放文化的迫切需求

为什么保持对文化遗产的获取和更好地分享很重要？

文化遗产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获取、研究和再利用遗产以及相关信息和知识，使我们

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建立在祖先的创造力之上。获取文化遗产对于社会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便为未

来找到目标至关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获取遗产，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分享和合作的可能性是巨大的，但法律是限制性的。

当人们在获取遗产方面面临这样的挑战时，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现在并可持续地建设自己的未来？他们如何

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参与生成性创造周期，并享有接触文化的基本权利？如果我们想为所有人建立一个

可持续的未来，我们需要释放数字时代的可能性，以造福CHI及其用户，并开放文化遗产，使其摆脱不当限制。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它们与开放文化有何关系？

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17 和 2022年世界文化宣言18所强调的那样，文化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公

共产品是可以自由分享和享受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分享和享受。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来说，“文化

是人民和国家之间的桥梁......也是实现相互理解和加强基于全球行动的人权和尊重多样性的关键。” 19

文化是所有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特别是相关目标包括目标 16.10 20关于公众获取信息和基本自由，以

及 11.4 21关于保护和保障文化遗产。人们呼吁将文化本身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而CHI是公认的可持续发展推

动者，可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

当人们在获取过去的遗产时面临这样的挑战时，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现在并可持续地建设自己的未来？

实现人人享有开放文化的迫切需求

更好地分享文化遗产有什么好处？



公开分享文化遗产，不仅对解决世界最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2也是提升和丰富文化生活、使藏

品与数字时代相关的积极手段，尤其是在各大共享平台上。例如，2018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维基百科上的

知名度提高了 385%，由于其开放获取政策，每月达到 1000万人。23在2021年，英国的Wellcome Collection宣
布其图像在维基百科上的浏览量已超过 15亿次。24

开放文化可以帮助CHI和公民社会：

● 尽可能广泛和公平地促进普遍获取文化遗产，

● 使创作者和艺术家能够发现、分享和重新混合文化遗产材料，

● 支持数字空间中的当代创造力，

● 通过公平的薪酬和开放的、财务上可持续的模式，成为可持续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引擎，

● 成为文化传播和振兴的催化剂，

● 促进世界记忆的保存，

● 促进文化间对话和理解，

● 在制度环境内外对当代文化和创造力产生积极影响，

● 创建、采用和实施支持所有这些目标的开放文化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更好的分享来庆祝文化遗产可以减少协作知识建设的障碍，有助于增进跨文化理解，并使

每个人都能立即参与到积极的创造力循环中。25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会怎样？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改革政策框架，我们将集体面临以下风险：

● 破坏机构在数字环境中的公益活动，

● 在CHI由公共资助的范围内，实现投资回报率低下，

● 通过限制为普及知识和文化提供机会的努力而加剧不平等，

● 在世界数字文化遗产中留下了一个黑洞，26
● 在数据主权、数据访问和文化遗产之间造成脱节;
● 使社会成员与他们的历史疏远，

● 导致社会记忆力缩短和注意力下降，

● 重演历史上最糟糕的情况

● 参与文化讨论的人越来越少，从而放弃了创造空间来相互学习和知识构建，

● 将获取和分享权完全掌握在私人的、有利润意识的行为者手中，减少了可用资源的多样性，使

我们的遗产容易受到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异想天开的影响。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促进开放文化和更好地分享文化遗产的五项行动

为了实现更好的共享，文化遗产机构（CHI）需要能够自由地获取、收集、数字化、变换文化遗产，并将其在机构

内和互联网上向其服务的人们提供。这是他们公共利益义务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人们不能将遗产用于私人学

习、模仿、研究或批评以及其他能够行使基本权利的活动，那么CHI保存和提供遗产就是不够的。因此，CHI必须
获得更强的能力，使每个公众成员都能享有无限、广泛获取的能力，并尽可能地分享和（再）利用文化遗产。因

此，需要制定明确的遗产支持政策，并延伸到用户和整个遗产共享生态系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版权法、社

会规范以及实践和行为（可能都构成“政策框架”的一部分或与“政策框架”相关）需要改变，其中大部分可能受到

政策制定者的直接影响。



我们所说的“政策框架”和“规则”是什么意思？

在本文件中，政策框架是一套规则，用于管理机构和人民对文化遗产的获取和使用——无论是地方的、国家的、

区域的还是国际的。为了实现共同、持久的解决方案，需要考虑许多政策领域，包括：版权及相关权、数据保

护、隐私、传统知识、伦理、文化权利、文化遗产和公共部门信息等。由于版权对于文化遗产的生产、共享和

使用方式至关重要，因此它是开始推动积极变革以更好地共享的好地方。

以下是实现这一必要变革的五项具体行动：

1. 保护公有领域不受侵蚀

2. 缩短著作权保护期限

3. 法律允许文化遗产机构开展必要的活动

4. 保护文化遗产机构免于承担责任

5. 确保尊重、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

行动1：保护公有领域不受侵蚀

问题：外部威胁正在侵蚀公有领域，并为公有领域材料的非原创复制品设置障碍

公有领域材料的数字复制品——它们都属于公有领域——被困在若干障碍和限制之下，从而侵蚀了公有领域。侵

蚀是因各种威胁而发生的。

技术：机构、平台或软件对数字对象使用数字版权管理（DRM），例如水印； 27

财务：机构收取下载图像或收藏的费用，只能在付费前提下使用；

法律：

版权法——机构对非原创数字复制品主张第二层版权；28

文化遗产法——在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希腊等），根据文化遗产保护法，机构中持有的公有领

域作品的数字副本不能自由地为商业目的重复使用；

商标法——机构对公有领域的文化遗产使用商标保护来防止自由再利用（或试图这样做）;29

合同：机构通过服务条款应用合同约束来限制重复使用。

现状

→大英博物馆收取179英镑的费用，以下载19世纪艺术家Hawing Hogarth的公共领域画作的复制品。30

→ 2019年，柏林新博物馆发布了 3000年前古埃及纳芙蒂蒂半身像的 3D扫描件，该半身像在 CC BY-NCSA许可下

在博物馆展出。31

→ 2022年，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对法国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使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

波蒂切利（Boticelli）的公有领域画作《维纳斯的诞生》提起法律诉讼。32

→梵高博物馆的服务条款将荷兰艺术家的公有领域作品的重复使用限制在非商业情况下。33



→ 2016年，弗雷德里克·肖邦国家研究所颁布了一项保护他的名字和公众形象的法令，并申请为“肖邦”一词注册

两个商标。34

建议

公有领域必须受到法律的具体和明确保护。虽然承认在分享和再利用公有领域作品时偶尔会考虑文化或道德

因素（见行动5），但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公有领域材料可以合法地自由再利用，包括用于商业目的。公有领域作

品的数字副本应由任何人出于任何目的自由重复使用，并且不得受到其他法律、合同或财务或技术障碍的限

制。政策制定者应：

● 采取明确而有力的政策，明确规定公有领域材料的忠实复制不得受到技术、财务、法律或合同限制的

阻碍。

● 确定公有领域文化遗产材料的非原创性忠实复制品不产生版权（或相关权），使公有领域的作品仍属

于公有领域。35

● 禁止使用合同、技术措施或金融手段来限制对公有领域材料的获取和使用。

● 提供一种机制来质疑版权主张或质疑对象在公有领域的合法地位。

● 创建诉讼主张（即基于用户的权利，以质疑滥用或不正确的版权主张）和负责审查此类质疑的行政机

构。36

行动2：缩短版权保护期限

问题：版权持续时间过长

遗产受到版权保护的时间很长，并且越来越长。根据现行国际法，版权保护必须持续到创作者去世后至少 50
年，但各国的法律差异很大。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该条款是作者的寿命 + 70年，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它甚至更

长——墨西哥是寿命 + 100年。我们目睹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即保护期限不断延长，这有可能将文化遗产从

公有领域中移除。 37

孤品和非商业作品带来了额外的挑战，而保护时间过长又加剧了这些挑战。38 CHI通常不是其所收藏作品的作

品权利人，而作品的保护期限如此之长，以至于通常无法找到有关当前权利人是谁或如何联系他们的信息。为

了利用孤品制度，宣布一部作品在法律上是孤品，这是非常耗时和困难的。过长的版权期限加剧了这些问题，因

为作品进入公有领域的时间不断延迟，而且永远无法明确预测。在一些司法管辖区，版权期限的不断延长也使

得确定作品的真实版权状态变得极其困难。39

对经济利益与保护条件之间联系的研究一致表明，目前的保护条件对大多数文化表现形式来说并不是最佳的。

2016年，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Australian Productivity Commission）发现，“澳大利亚版权保护的范围和期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通常没有透明的循证分析，现在过于偏向于版权所有者。虽然一个单一的最佳版权期

限可以说是难以捉摸的，但它很可能是在死亡后不到70年。44

现状

→在期限较长的国家，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书籍相比比期限较短的国家较少。

→孤品（仍受版权保护但无法确定或定位其权利人的作品）在文化机构的收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12年，大

英图书馆估计其受版权保护的馆藏中有 40%（共 1.5亿件作品）是孤品。



→版权创造了一个20世纪获取遗产的黑洞;1940年至 2000年间创建的遗产材料在欧洲的数字可访问存储库中

的代表性不足，从而扭曲了我们近代历史的视角。

建议

政策制定者应：

● 缩短保护期限。

● 使保护依赖于注册（或其他手续）。

● 抵制将版权条款进一步延长的提议。

● 在将作品确定为孤品时尽可能地简单。

行动3：在法律上允许文化遗产机构开展必要的活动

问题：由于版权限制，CHI无法完成其使命

CHI需要复制其收藏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以达到保存目的（例如，解决变质风险）。他们还需要进行各种用途

，使作品向公众开放，包括数字展示、在线审评、数字借阅、获取和再利用等。此外，文本和数据挖掘（TDM）过
程对文化遗产研究至关重要，它需要复制文本或要挖掘的作品，以揭示文本或数据中的模式、趋势和相关性。并

非所有司法管辖区都明确允许 TDM。此外，大多数司法管辖区没有明确允许在非商业网站上向普通观众展示遗

产，而无需向权利人（代表）支付报酬。

这些使用通常受到版权限制，除非适用例外或限制（E&L），否则通常被视为侵权。E&L的存在是为了平衡创作

者的权利与社会的需求——它们包括用户权利、开放规范 47（即对版权例外的开放方法，如合理使用和公平交

易）等概念，以及具体的法定例外。不幸的是，它们往往不足、被缩减甚至不存在，这使得版权不利于CHI的使

命。这意味着，在现实中，遗产无法以当今最开放的方式和地点享受：数字和在线。尽管CHI的使用通常具有非

商业性质，并且不影响作品的正常利用，但情况确实如此。不仅CHI的基本活动受到版权限制的约束，而且公众

也被剥夺了对遗产的重要使用，以供欣赏以及用于公共话语，如评论、模仿或戏仿。48

现状

→档案馆有时无法保存他们所持有的文件的副本，尽管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严重损失。

→图书馆通常只能在专用终端（而不是远程）上提供对现场工作数字副本的访问。

→目前大多数残疾版权例外仅关注视力障碍（不包括其他身体、认知或发育障碍）。因此，它们只允许访问与印

刷障碍相关的内容（即书籍和盲文/大字体/音频格式），而不是更广泛的创意主题。

→当版权例外在边境停止时，信息在州边界内受到限制。

→无法合法规避的技术保护措施（TPM）用于以电子书等电子方式分发的文学作品，使个人无法以非侵权的方式

使用这些作品。这阻碍了严重依赖TDM的文化遗产研究。

行动3：在法律上允许文化遗产机构开展必要的活动

建议

必须允许机构开展一切必要的活动，以履行其公共利益使命并为其用户服务。政策制定者应：



● 使文化遗产机构能够复制受版权保护的遗产，并将其提供给公众使用和再利用，用于非商业目

的。

● 允许所有必要的活动，允许用户将遗产用于非商业目的，并利用遗产参与公共话语。

这些行为需要通过使用适合数字时代和面向未来的 E&L形式的清晰、明确的语言（包括用户权利、合理使用等

开放规范或法定例外）来得到适当的保护。此类例外与限制必须是强制性的，不受报酬的约束（例如，不得以类

似于强制许可的模式实施），并不受合同覆盖。56在最后一点上，许多CHI受到许可协议的约束，这些协议明确

剥夺了它们依赖例外情况开展正常活动的能力，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马拉喀什条约》所保证的例外情况。

57 合同条款应尽量减少或取消例外所允许的使用。58下文详述了 CHI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至少需要进行且需要

获得版权法允许的具体活动。为确保此类活动能够合法进行，版权法必须保证完整且不受限制地应用 E&L。

文化遗产机构及其使用者的最低必要例外与限制

文化遗产机构必须至少能够：

1.复制他们收藏的作品：

CHI必须能够复制其收藏中的作品：

● 出于保存目的，

● 满足残疾用户的需要，

● 用于其馆藏的文本和数据挖掘。

2.向公众提供作品：

当遗产可以被公众访问、分享和享受时，保留遗产是有意义的。因此，CHI必须能够：

● 展示和展览他们的藏品，包括以数字方式，

● 出借原生数字化的电子作品和数字化作品，

● 为教育或私人目的（例如研究和私人学习）提供访问和允许使用（数字化）作品，

● 当作品的商业利用自然结束时，将作品用于非商业目的。

3.实现作品的重复使用：

除了访问作品外，CHI用户还必须能够：

● 出于教育或私人目的（例如研究和私人学习）访问和使用作品，

● 进行文本和数据挖掘，

● 应用全景图自由。

● 在公共演讲和新闻报道的背景下使用作品。

● 将作品用于引用、批评、评论和戏仿、讽刺和模仿。

● 进行变革性使用，例如混音和其他形式的用户生成内容。

有效的可操作性和应用要求

所有这些例外或限制必须是：

● 取而代之的是清晰、易于理解、连贯和一致的政策。

● 法律上确定且明确。



● 易于享受并从中受益。

● 灵活——应对不可预见的情况或边缘情况。

● 适应数字时代和面向未来——例如，它们应该涵盖原生数字和数字化作品，并考虑到技术的进

步。

● 强制性——构成版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不作为建议或全行业许可协议的一部分。

● 合同不可放弃或被合同推翻。

● 不收取报酬——没有法定或强制许可要求。

● 适用于和协调司法管辖区——允许跨境使用和国际合作。

● 不受数字版权管理和技术保护措施的阻碍。

行动4：保护文化遗产机构免于承担责任

问题：版权给机构带来不公平的责任负担

为了履行其保护遗产和促进遗产共享、参与和交流的使命，CHI必须对其收藏中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特定的

使用。由于这些使用在复杂且不明确的版权法下可能被允许也可能不被允许，因此机构在版权侵权的风险（真

实或感知）下运作。对版权侵权的制裁和损害赔偿可能很严厉，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机构可能会收到索赔函，但

投诉从未诉诸法庭，法庭可能会对其进行法律挑战。因此，机构因版权焦虑而采取了规避风险的方法，避免开

展必要的活动来履行其使命。

现状

→对于许多图书馆员来说，版权被视为一个“困难”的领域，可以激发回避行为并导致焦虑。59

→荷兰的多起法庭案件严重限制了人们对20世纪数字化荷兰遗产的享受。特别是三起案件导致数字化遗产从公

开的在线平台上大规模被预防性地删除。60这对机构产生了寒蝉效应，并限制了遗产的在线可用性。这也导致

花费宝贵的资源来寻找创作者和权利人以使用其作品，即使CHI的共享不会损害这些作品的正常利用。

建议

机构在履行公益使命过程中的善意使用（特别是非商业用途）不应被视为侵犯版权，也不应追究机构的责任。政

策制定者应：

● 免除文化遗产机构善意行事的责任。

● 在无法免除责任的情况下，限制对文化遗产机构的制裁和补救措施。

● 创造一个安全港，使文化遗产机构能够合法地开展活动，包括向用户在线提供馆藏，并鼓励他

们在权利人提出侵权索赔时遵守通知和删除机制。61

行动 5：确保尊重、公平和包容

问题：文化遗产的获取和分享并不总是公平、尊重或包容的

在某些情况下，当馆藏包含以下情况时，履行CHI的使命，即提供馆藏可能会很复杂：（1）属于边缘化社区的遗产

材料，这些社区被排除在获取和参与文化遗产共享之外;（2）在殖民化背景下获得的材料（3）土著人民的材料;（4）
被视为私人的材料（特别是在用于面部识别的情况下）;（5）代表儿童或其他弱势群体的材料;在其他敏感材料中。

在这种情况下，具体而复杂的公平问题远远超出了版权与公有领域的范式，这需要采取负责任的、细致入微的、

公平和尊重的方法，以及将尊重、公平和包容纳入“开放文化”等式的必要性。在知识共享组织，这构成了我们更



好地分享文化遗产的愿景的一部分。对话、信任和理解是实现这一更合乎道德、更公平的共享愿景的一些关键

因素。

现状

→ 1992年，歌曲“甜蜜的摇篮曲”（收录在世界音乐专辑《深林》中）重新混音了瑞士民族音乐学家雨果·赞普（Hugo
Zemp）于1970年在所罗门群岛录制的一首古老的摇篮曲的录音，该录音由一位名叫Afunakwa的女人演唱。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传统音乐档案中获取，混音版本产生了巨额利润，但未经授权、补偿或致谢 Afunakwa或她

的社区。

建议

政策制定者应鼓励各机构采取合乎道德且公平的方法来分享其馆藏，并制定政策，呼吁各机构：

• 除文化元素的公有领域地位外，还考虑可能制约获取、使用和再利用条件的其他法律、道德或

合同限制;

• 承认出于道德原因，访问和再利用限制可能是合理的;

• 与来源社区接触和联络，以确定数字化和提供馆藏的框架;

• 清楚地沟通和教育用户使用和重用条款，以及由此建立的任何条件，以使共享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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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良好例子。另请参阅：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1720/1/ifla-journal-47-3_2021.pdf。

附注

65.关于“深林”案的细节，见Brigitte Vézina，“他们进来还是出去？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公有领域：对贸易的影

响“，Christophe B Graber， Karolina Kuprecht & Jessica C Lai， ed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ndigenous Cultural
Heritage：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Cheltenham，UK： Edward Elgar， 2012） 196 at 197.

图片（全部经过裁剪）

● 亨利·埃德蒙·克罗斯（Henri-Edmond Cross）的圣克莱尔艺术家花园（The Artist's Garden at
Saint-Clair），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lplitan Museum）；公共领域，

https://images.metmuseum.org/CRDImages/dp/original/ DP805782.jpg

● 图片来自“南美洲。与阿根廷人一起度过了三年......Illustrations de Riou， etc“，作者：Romain
dʼAurignac，第 367页，大英图书馆；公共领域，https://
explore.bl.uk/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 search.do？
cs=frb&doc=BLL01014871143&dscnt=1&scp.scps=scope：（BLCONTENT）&fr
bg=&tab=local_tab&srt=rank&ct=search&mode=Basic&dum=true&tb=t&indx=1&vl（fr eeText0）
=014871143&fn=search&vid=BLVU1nson;

● 亨利·德·图卢兹-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的芭蕾舞演员，芝加哥艺术学院;CC0，
https:// www.artic.edu/artworks/9148/ballet-dancers

● 12世纪国际象棋套装，大都会博物馆;公有领域，https://
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5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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